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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洲猪瘟（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ＡＳＦ）是由非洲猪瘟病毒（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
ＡＳＦＶ）引起的一种猪的高度接触性烈性传染病，其发病率高，死亡率可高达 １００％。 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ＯＩＥ）将其列为必须报告的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目前尚无安全有效的商品

化疫苗，防控 ＡＳＦ 最有效的方法是实行早期确诊、扑杀和严格的封锁隔离。 针对 ＡＳＦ 疫情对我国养

猪业的严重威胁，养猪场则需采取更严格的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根据非洲猪瘟的流行病学特征，简
要综述了养猪场如何通过建立良好的生物安全屏障、切断可能传播途径、建立有效的清洗消毒和无

害化处理措施，最终有效防控非洲猪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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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猪瘟（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ＡＳＦ）是由非洲

猪瘟病毒（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Ｖｉｒｕｓ， ＡＳＦＶ）引起的

一种猪的高度接触性烈性传染病，其发病率高，死
亡率可高达 １００％。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ＯＩＥ）将其

列为必须报告的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

疫病。 ＡＳＦ 于 １９２１ 年首发于非洲肯尼亚，１９５７ 年

首次传入葡萄牙并在欧洲广泛传播，并且在意大利

撒丁岛成为常在病。 ２００７ 年该病传播的范围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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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传入欧亚接壤的格鲁吉亚，在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相继传入东欧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

等地区，并呈蔓延趋势。 ２００９ 年 ＡＳＦ 再次呈远距

离爆发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１］。 随着经济和贸

易的发展，对该病传入我国带来了巨大风险。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我国辽宁省沈阳市一养猪户饲养的猪

陆续发生不明原因死亡，经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

中心检测，确诊为非洲猪瘟病毒感染，这是我国发

现的首例非洲猪瘟［２］。 随后我国 ２１ 个省相继出现

７９ 起非洲猪瘟疫情（截至 １２ 月 ３ 日），已经对我国

生猪产业带来重创。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 ＡＳＦ 商品化疫苗可用，按照

农业部《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 【２０１５】３１
号》和 ２０１７［２８ 号文件］农业部《非洲猪瘟疫情应

急预案》规定，要求通过早期确诊，确诊后立即启动

相应的级别的应急预案，包括对疫区采取严格的封

锁和生猪扑杀等一系列相应措施，消灭传染源，并
通过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切断所有传播途径，减少

因 ＡＳＦ 爆发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生物安全（ｂｉｏ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不是指给某种生

物（比如猪）以安全，而是指在生物学层面，控制有

害病原或其他生物质的扩散，防止其对目标生物的

危害。 针对疫情威胁区域养猪场来说，则需要通过

良好的生物安全管理措施以降低 ＡＳＦＶ 的感染风险。
１　 建立良好的养猪场生物安全屏障

１．１　 降低猪场的地理风险 　 如果条件许可，在猪

场周围方圆 ３ 公里范围内建立无猪隔离带。 猪场

区域使用实心墙、围栏、沟渠等与外界严格分开，所
有通道、大门保持锁闭状态，阻止外界人员、畜禽、
宠物、野生动物（特别是野猪）进入猪场内部。

一些 ＡＳＦ 疫情首先出现在野猪群体，之后才传

给家猪，一旦 ＡＳＦ 所导致的野猪死亡发生在受 ＡＳＦ
影响的猪场旁边，这说明附近的养猪场已经受到巨

大威胁。 所以要定期和不定期的评估猪场外部生

物安全风险确定猪场周围是否有野猪存在，也可以

通过拜访猪场周围相关人员，查询官方资料等，确
定猪场周围是否存在野猪［３］。 如果猪场周边有野

猪存在，禁止靠近、猎杀和食用野猪。

１．２　 实行封闭管理

１．２．１　 猪群管理　 猪群内部实现批次化管理，同一

批次仔猪做到全进全出。 尽量避免引种，针对必须

引种的猪场可以在猪场 ３ 公里范围外一定区域内

建设单独的隔离场，该隔离场实行全场的全进全

出。 种猪供应场的数量应该尽可能的单一且不在

ＡＳＦ 疫区，在引种前对供应场猪群的健康状态进行

详细评估，确保猪群健康。 引入猪群前在隔离场或

隔离舍隔离至少 ３０ 天。 隔离期间也应密切关注猪

群的健康状态，及早发现不健康的猪只，因为临床

评估被认为是早期发现 ＡＳＦ 最有效的方法，结合病

毒核酸检测法则可实现确诊［４］。 一旦出现 ＡＳＦ 疫

情，相应区域内可进行封场管理。
１．２．２　 人员管理　 在出现 ＡＳＦ 疫情的区域实行封

场管理，禁止饲养人员、管理人员进入猪场，猪场实

行人员只出不进的原则；未爆发疫情的区域尽可能

减少人员出入。 猪场应在入场员工通道和生产区

员工通道处分别设置淋浴间，人员进入猪场时经淋

浴后更换已灭菌的工作服并将换下衣服进行消毒

清洗后方可进入猪场生活区；进入生活区后在特定

区域隔离至少 １ 日后才能进入生产区；所有进入生

产区的本场人员或完成隔离的人员须经淋浴后全

部换上生产区经清洗消毒的衣物鞋帽方准进入生

产区［５］。 建立入场人员登记制度，确定外来人员是

否来自 ＡＳＦ 疫情区域；入口处建立洗手消毒、更衣、
换鞋 ／穿鞋套制度；开包检查是否携带猪肉产品入

场；外来人员携带物品包括衣物鞋帽禁止进入场

区，使用一次性包装袋包装后在场区入口处隔离消

毒室消毒处理。 建立本场人员入场登记，洗手消

毒、换衣、换鞋 ／穿鞋套，开包检查制度。
１．３　 禁止猪场之间猪只、人员和物品的共用

ＡＳＦＶ 在自然条件下可以长时间保持感染性，在感

染猪分泌物和环境污染物中长期存活，在粪便内可

存活 １６０ ｄ，在土壤中存活 １９０ ｄ［１］。 这就意味着病

毒可以通过污染的衣服、靴子、设备等进行传播，所
以猪场应该禁止猪场之间各种物品和人员共用，包
括猪场之间的猪群、人员、生产工具、兽药、疫苗、粪
污和尸体处理设备等。 所有接触猪只的设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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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应该在一个猪场专用，且保持干净。
猪场内部的高风险区包括隔离舍、粪污处理

区、尸体处理区、出猪台、保育舍等，这些区域的感染

风险高于产房和配怀舍等低风险区域，所以高风险

区的人员和物品禁止在低风险区交叉活动和使用。
１．４　 养猪场生活区和生产区的划分　 养猪场应严

格区分生产区和生活区，并有物理障碍将生产区和

生活区隔离开，往返生产区和生活区之间，必须严

格按规定淋浴和更换衣服和鞋。
１．５　 养猪场门卫在生物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性　 门

卫是所有人员和物资进入养猪场的第一道关卡，门
卫人员的责任心是最重要的，必要时做绩效考核，
以督促门卫工作认真负责；所有人员进入农场都是

按照门卫的指示，进行换鞋－淋浴进入；所有物资消

毒也是由门卫负责管理。
２　 切断可能的传播途径

２．１　 禁止疫区物品入场，特别是生肉和肉制品 　
ＡＳＦＶ 在自然条件下十分稳定，特别是在有机物的

保护下，存活时间更长。 在冰冻尸体中可以存活 １５
周以上，在骨髓中长达 ６ 个月。 ＡＳＦＶ 还可在未煮

熟的产品如香肠、肉片和干火腿中存活 ３ ～ ６ 个月。
在 ２１ ℃条件下，在带骨肉中可存活 １５０ ｄ，在鲜肉

和腌制的干肉制品中存活 １４０ ｄ。 在 ｐＨ３．９～１１．５ 环

境下可稳定存活，在 ５６ ℃ ３０ ｍｉｎ 灭活的血清偶尔仍

然具有感染性。 ＯＩＥ 建议使用 ６０ ℃加热 ２０ ｍｉｎ，或
者 ５６ ℃加热 ７０ ｍｉｎ 灭活病毒［１］。 因此养猪场应制

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禁止同源性（猪源性动物肉品

内脏副产品及其制品，包括腌肉制品） ／异源性（牛
羊源性动物肉品内脏副产品及其制品，包括腌肉制

品）及其加工食品入场，特别是禁止养猪场员工携

带任何猪肉制品入场。 其他所有物品均需彻底消

毒后方能入场，本场人员携带物品需经过喷淋或熏

蒸消毒后进入生活区，非本场人员携带的物品禁止

带入猪场。
２．２　 防止病毒通过饲料或原料进行传播

２．２．１　 禁止使用泔水喂猪　 用泔水饲喂猪是 ＡＳＦＶ
感染猪群的一个高风险方式，多个 ＡＳＦ 感染案例均

由泔水饲喂导致。 泔水饲喂在欧洲已被禁止，相应

地也减少了 ＡＳＦＶ 感染的风险。 养猪场内部产生

的餐厨垃圾和泔水严格限制在生活区内的特定区

域，禁止进入养猪生产区并饲喂猪群，使用密封性

容器装运餐厨垃圾和泔水运送到场外进行销毁和

无害化处理。 与泔水接触的厨房人员应该禁止进

入有猪区域，也不允许任何人员将食物带入到养猪

生产区食用 ［５］。 自我国今年 ８ 月 １ 日在辽宁爆发

第一例 ＡＳＦ 以来，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６４ 号（２０１８．９．１３）》。 公告对

泔水做了规定，已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省份及其周

边省份的养殖场（户），不得使用泔水饲喂生猪；其
他省份的养殖场（户），不得使用未经高温处理的泔

水饲喂生猪。
２．２．２　 对饲料及原料进行风险评估　 定期对饲料

提供商进行饲料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包括饲料原料

来源、贮存以及饲料生产贮存运输过程中的生物安

全风险控制，禁止含有猪源原料的饲料进入猪场。
使用血浆蛋白粉作为原料添加，在饲料企业应用较

普遍。 黑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对送检

的“喷雾干燥猪血浆蛋白粉”进行实验监测，其中一

个批次检测结果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 这些

产品加入到饲料后很可能成为 ＡＳＦ 传播的重要风

险。 与人员、车辆、用具、动物运输等点对点的传播

途径不同，饲料这一传播途径是点对面的，传播范

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 而且一旦发生，很难快速

查明原因。 短期内应避免使用含有猪源原料（猪血

浆蛋白粉及肉骨粉）的饲料产品，直到疫情得到完

全控制。
２．２．３　 饮水安全　 近期在罗马尼亚暴发的 ＡＳＦ 导

致 １４ 万头猪只被无害化处理，其感染源头可能是

使用了 ＡＳＦＶ 污染的水源。 猪场水源应定期添加

有效消毒剂进行消毒，一般使用漂白粉或其他氯制

剂，并周期性的从取水口和出水口采集水样进行猪

场水源的理化指标、生化指标和病毒的检测以评估

水源的生物安全风险。
２．３　 消灭场内包括钝缘蜱在内有害生物　 研究证

实，软蜱科钝缘蜱属（Ｏｒｎｉｔｈｏｄｏｒｓ）的软蜱是 ＡＳＦＶ
的重要储存宿主和传播媒介，感染 ＡＳＦＶ 后能保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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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感染性达数月或数年之久，在吸取感染动物

的血液之后为 ＡＳＦＶ 的持续感染提供了可能［１，６］。
这使得非洲猪瘟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持续存在并且

长期传播；螫蝇在实验室条件下也被证明可以将

ＡＳＦＶ 传染给家猪［７］。
除了对养猪场使用化学药品控制和消灭钝缘

软蜱外，对小型猪场或散养猪场，需要注意猪舍内

部的蜱，有些蜱会生活在猪舍的墙壁、地面、饲槽裂

缝内。 为此，应堵塞猪舍内所有的缝隙和小孔，堵
塞前先向裂缝内撒杀蜱药物，然后以水泥、石灰、黄
泥堵塞。 此外，还要定期清除猪场内杂草，消除蝇、
蜱滋生环境，并且避免使用传统的猪舍结构（通常

指用木头和石头组成，钝缘蜱可以藏匿其中）。 在

条件许可猪场，可以设立防鸟网、防蝇网和防蚊网，
并制定实施场内灭鼠措施［７－９］。
３　 建立有效的清洗消毒和无害化处理措施

３．１　 建立猪场内外相关清洁消毒措施 　 ＡＳＦＶ 对

乙醚、氯仿等有机溶剂能够通过溶解囊膜使该病毒

失活，常规消毒剂氢氧化钠、次氯酸钠、福尔马林均

可使病毒灭活。 ＯＩＥ 建议使用 ０． ８％ 氢氧化钠

３０ ｍｉｎ，２．３％次氯酸盐 ３０ ｍｉｎ，０．３％福尔马林 ３０ ｍｉｎ，
３％邻苯基苯酚和碘混合物 ３０ ｍｉｎ 灭活病毒。 为更

加彻底的对 ＡＳＦＶ 进行消毒，农业部印发了《非洲

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２０１５】３１ 号》，推荐了对

ＡＳＦＶ 污染现场的物品、场地和车辆的消毒剂。 最

有效的消毒药是 １０％ 的苯及苯酚、去污剂、次氯

酸、碱类及戊二醛。 碱类（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
氯化物和酚化合物适用于建筑物木质结构、水泥表

面、车辆和相关设施设备消毒。 酒精、碘化物适用

于人员消毒。 在多个关键点设置清洁消毒措施：在
每个生产单元门口 ／净区和脏区交界处放置有效的

脚踏盆进行脚浴消毒，可选用碱类或氯化物类消毒

剂；猪场解剖后使用碱类消毒剂对屠宰工具、设备、
靴子等进行有效的消毒，衣服等可使用去污剂于

６０ ℃侵泡洗涤；外部运输猪只车辆进入猪场前、内
部车辆及相关工具使用碱类、氯化物等消毒剂喷淋

消毒；污染非洲猪瘟的粪污作化学处理后采用深

埋、堆积发酵或焚烧等方式处理。

３．２　 建立专业的车辆洗消中心　 车辆管理是养猪

场生产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与养猪场发生联系

的所有车辆都应该被纳入传播疾病的监控范围内，
如猪场内部车辆（包括内部人员转运车辆，饲料、猪
只转运车辆等），外部车辆（包括外部饲料车，猪只转

运车辆和员工自有车辆等）。 禁止出入畜禽养殖场、
屠宰场、集贸市场等的车辆或人员靠近猪场［１０］。

运输猪只的车辆须在每次运输完成后立即清

洁消毒，建立独立的清洗消毒中心（洗消中心），如
内部洗消中心专门用于本猪场体系内部猪场之间

饲料、猪只转运车辆和本体系员工车辆使用；外部

洗消中心专供外部饲料、猪只转运车辆以及外部人

员车辆使用。 车辆有效洗消程序包括五步：除去杂

物、泡沫浸泡、冲洗、消毒和干燥程序。 在车辆清洁

和消毒的过程中，特别要关注卡车车厢、挡板以及

设备等直接与猪只接触的物品，同时要在各个环节

采集车辆有关部位的样品，进行相关细菌 ／病毒的

病原监测，评估车辆清洗、消毒和干燥的效果。 洗

消中心应尽可能远离生产点，车辆抵达大门时需要

进行车轮外壳等的二次消毒。 专业的洗消中心非

常重要，中转车需要有专人管理，由司机和洗车工

组成，或者司机和洗车都为同一个人；兽医必须做好

车辆清洗的监督管理工作，定期抽查车辆清洗情况。
还须关注转猪过程，禁止中转车过程中与外部生猪

运输车的接触［１１］。
３．３　 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死亡猪只和粪

污　 ＡＳＦＶ 感染猪及其粪便中含有大量的病毒，一
旦发现猪场可能感染 ＡＳＦＶ，应立即向管理部门报

告，经确诊后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在政府监管人员的

监管下扑杀猪场所有猪只，无害化处理所有猪及粪

污［１２］。 死猪和粪污处理必须遵循单向流动原则，
禁止脏区道路与净区道路交叉，禁止猪场之间公

用。 所有接触感染 ＡＳＦＶ 的运输工具使用完后均

需进行严格的消毒。 扑杀完成后按《非洲猪瘟现场

处置措施工作手册》和《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
的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和猪场空置。
４　 提高猪场工作人员的生物安全意识

一个生物安全方案的具体执行，需要猪场的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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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了解猪场的生产体系并清楚疾病及其传播

途径等知识，并理解所制定的生物安全方案后才能

有效的实施。 猪场应制定相应的生物安全规程，如
人员、物品进出入制度、消毒管理制度、猪场隔离制

度、环境控制、疫情处理制度、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均

应建立详细的标准操作规程。 对所有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不定期对员工进

行 ＡＳＦ 防控及相关疫病防控知识培训。 除生物安

全培训学习外，要时刻关注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预防

ＡＳＦ 政策，设立生物安全专职人员负责引进 ＡＳＦ 相

关的法律法规的培训内容，跟新猪场生物安全标准

操作规程，制定相关的培训计划并有序实施［１３］。
生物安全措施只有正确、严格地实施后才能降

低疾病传播的风险。 在猪场员工清楚所制定的措

施后，能不能正确落实才是最关键的。 猪场生物安

全人员负责建立有效的培训学习评估体系，包括集

中培训的效果评估和现场评估，通过严格的内部审

核和评估确保所有员工可以正确实施防控 ＡＳＦ 的

生物安全措施。
５　 结　 语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措施是目前我国养猪场防

控 ＡＳＦ 的最主要手段。 各类养猪场应密切关注疫

情动态，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开展 ＡＳＦ 监测排查工

作，加大高风险猪群的监测力度；切实强化生物安

全管理制度，实施严格的卫生消毒措施，落实封锁

隔离制度；加强人员、物资、运输车辆等关键环节监

控，减少 ＡＳＦ 传播风险；特别是加强生产一线员工

生物安全知识培训，提高防疫能力和意识，确保养

猪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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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１１１ ／ ｔｂｅｄ．１２４３１

［１０］ Ｋｕｓｔｅｒ Ｋ， Ｃｏｕｓｉｎ Ｍ Ｅ， Ｊｅｍｍｉ Ｔ，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ｎ － ｆａｒｍ 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ｓｗｉｎｅ ｆａｒｍｓ ｉ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５， １０（１２）： ｅ０１４４５３３．

［１１］ Ｋｒｕｓｅ Ａ Ｂ，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Ｌ Ｒ， Ａｌｂａｎ Ｌ． Ｈｅｒｄ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ｎ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ｕｓ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Ｄａｎｉｓｈ ｓｏｗ ｈｅｒｄｓ［Ｊ］．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ｐｒｅｖｅｔｍｅｄ．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８

［１２］ Ｄｉｏｎｅ Ｍ， Ｏｃｈａｇｏ Ｒ， Ｌｕｌｅ Ｐ， ｅｔ 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ｐｉ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Ｕｇａｎｄａ［Ｚ］． ２０１８．

［１３］ Ｊａｒｖｉｓ 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ｗｉｎｅ ｆｅｖｅｒ［ Ｊ］ ． Ｖｅｔ Ｒｅｃ， ２０１８，

１８３（１７）： ５１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３６ ／ ｖｒ．ｋ４６０９． ２０１８．

（编 辑：李文平）

·５·


